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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温故

艺术·视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各项建设事业获得了空前未

有的成绩。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

方针指引下，曲艺艺术在新形势

的鼓舞下也有了更大的发展，民

间 艺 人 也 从 社 会 底 层 逐 渐 被 人

民群众所认可与推崇，改变了其

社会地位与文化身份，成为人民

艺术工作者。1958 年 8 月，轰轰

烈烈的曲艺事业以“全国首届曲

艺会演大会”的成功举办，奏响民

族新曲艺的第一声响彻云霄的震

天长鸣。

1958 年 8 月 1 日至 14 日，“第

一届全国曲艺会演大会”在首都

北京召开。共有来自 27 个省区市

及部队的 343 名曲艺艺人和代表，

及 88 名观摩代表参加了演出。其

中包括汉、蒙古、傣、白、回、满 6

个民族，组成了 27 支代表队，共

带来了 167 个曲种和 200 多个优

秀 节 目 。 会 演 以 演 出 和 观 摩 两

种 形 式 为 主 。 各 代 表 团 分 成 两

批成员，白天观摩、开会和学习，

下午和晚上演出，演出形式有剧

场、街 头、巡 回 演 出 以 及 联 欢 游

园 晚 会 等，地 点 在 长 安 戏 院、文

化 部 礼 堂 等 首 都 各 大 剧 场 。 演

出汇集老中青三代演员，既有评

书艺人王少堂、山东大鼓艺人谢

大 玉、扬 琴 艺 人 李 德 才、弹 词 艺

人舒三和等曲艺界的老艺术家，

也有河南坠子演员郭文秋、天津

时调演员王毓宝、四川清音演员

李月秋、湖北民歌演员蒋桂英等

青年演员。

8 月 10 日晚，第一届全国曲艺

会演代表和 2 万多名观众在北京

中山公园举行了盛大的联欢游园

晚会。当晚，会演代表分散到公

园的 12 个场地同时进行演出活

动，共计 100 多个节目。节目涉及

的曲种多种多样，如马增芬的西

河大鼓《金钱板》、王毓宝的天津

时调《翻江倒海》、韩起祥的陕北

说书《翻身记》、郭文秋的河南坠

子《送梳子》、李月秋的四川清音

《布谷鸟咕咕叫》、侯宝林的相声

《戏剧杂谈》等。当晚在场的观众

在风景怡人的公园中享受了一场

场曲艺艺术的视听盛宴。

会演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

周恩来、董必武以及文化部部长

沈雁冰、副部长郑振铎等在中南

海亲切接见了参加大会的演员和

曲艺工作者共 300 多名代表。部

分 代 表 在 怀 仁 堂 再 次 进 行 了 表

演。周总理鼓励老艺人李德才等

人好好带徒弟，指示青年演员努

力学习。湖北代表团周忠全老艺

人感慨地说：“做梦也没想到，我

能到北京来唱渔鼓，参加这一次

终生难忘的会演大会，并向全国

的老前辈们学了很多东西……更

使我激动的是，我还亲眼看见了

敬爱的周总理，他老人家还上后

台向我们问好握手，这真是我一

辈子的幸福啊！”

曲艺会演引起了首都和各地

文艺界的重视与学习。北京市艺

术团体的声乐工作者在观看了会

演演出后，掀起了向曲艺学习的

热潮。会演当年的亲历者常宝华

谈道：“四川清音的演员李月秋用

四川方言演唱《布谷鸟咕咕叫》，

印 象 很 深 刻 。 当 时 获 得 了 曲 艺

界、音乐界的演员和普通观众的

追捧。节目和唱法经过精心的设

计，太好听了。之后，就引起了声

乐界演员争相学习，就连美声唱

法也向她学习。”

会演期间，除了北京当地团

体向曲艺艺人学习以外，上海、天

津等地艺术学校也专门派人去北

京 学 习 曲 艺 。 音 乐 家 杨 荫 浏 、

张 肖虎、王元方、杨大钧等人不但

每天观看演出，还在每天上午参加

各代表团的分组专题座谈。中央

实验歌剧院、中央歌舞团、中央乐

团、中央民族歌舞团、广播乐团等

单位都派出了大批演员到曲艺代

表驻地，学习曲艺节目，曲种涉及

清音、单弦、坠子、时调、鼓书等。

8 月 12 日晚，首都 11 个文艺

团体的 60 多名演员做了一场曲艺

汇报演出，展示了会演期间向曲

艺 代 表 的 老 师 们 学 习 的 曲 艺 节

目。晚会共演出了 24 个节目，包

括岔曲、河南坠子、山东评书、四

川清音等 10 多个曲艺品种。首都

的艺术家们通过学习，不仅能够

较准确地掌握各曲种的特点，还

依照自己的专业特点进行了尝试

性的改革和创新，他们的优秀表

现获得了曲艺专家和普通观众的

广泛好评。

8 月 14 日上午，第一届全国曲

艺会演大会在北京闭幕。历时 14

天的演出随着会演大会的结束而

告一段落，然而曲艺之花仍旧在

首都和各地争奇斗艳，在人民的

心中生根开花。

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始末
王 娟

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伟大的战歌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排过程回顾

本报记者 张 婷

建党 90周年

红色经典文艺作品系列报道

对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南泥湾》、《保卫黄河》等

革命老歌，大多数中国人能哼唱，

这些早在几十年前就风靡全国而

传唱至今的歌曲，都是上世纪 60

年代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

红》中的经典曲目。

而这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作

品 的 诞 生 绝 不 是 偶 然 的 。 1964

年，当时的中国刚刚度过三年自

然灾害，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造

成的影响也日益减弱，国民经济开

始复苏。因此，那年新中国成立15

周年的国庆具有了非同一般的特

殊含义。为了庆祝这一特别的日

子，《东方红》横空出世。

周恩来是总导演

《东 方 红》舞 蹈 编 导 之 一 的

佟 佐尧告诉记者，当时《东方红》

的创作是受了两个大型歌舞的启

发，一是朝鲜的《三千里江山》，一

是上海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

歌猛进》。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看

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

后，立即决定：以在京的文艺团体

为骨干，抽调全国文艺精英，搞一

台庆祝新中国成立 15 周年的大型

晚 会 ——《东 方 红》，向 国 庆 献

礼。为了在不到 3 个月的时间里

完成《东方红》的排演，周总理亲

自担任了组织领导工作。

创作伊始，周总理首先召开

了《东方红》领导小组和组织指挥

工 作 小 组 会 议，会 上 明 确 指 示，

《东方红》是以艺术的形式，完整

地表现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歌颂中国共产党，以宣传毛泽东

思想为主题的。周总理对创作内

容的每一部分都十分谨慎，均以

会议的形式，和创作组一起反复

推敲。

《东 方 红》舞 蹈 编 导 之 一 的

孟 兆祥提起周总理，一脸佩服的

表情。他说，排练的日子每天都

能看见周总理，他不仅说话办事

雷厉风行，还不摆“ 大官”架子。

当时身为毛泽东文艺秘书的江青

观看完第六场《中国人民站起来》

的排演后，希望把天安门前的秧

歌 舞 改 成 京 剧 舞 蹈 。 周 总 理 尊

重 她 的 意 见 ，马 上 提 出 修 改 方

案。孟兆祥和中国京剧院的同志

们接到任务后，两天之内完成了

作品。第三天晚上，周总理就来

审查节目了。“当时，穿着演出服

的我坐在椅子上已经睡着了，恍

惚中感觉到一只大手在不停地轻

拍我，并且说‘小同志，醒醒啊’，

我睁眼一看，吓了一跳，总理正微

笑着站在我身边。我一看表已是

深夜 3 点多。”孟兆祥回忆道。所

有演员立即上台表演，这段仅两

分钟的演出连续汇报了两遍。周

总理看完后，连连点头，并走上舞

台，再三向演员们表示歉意和感

谢 。 随 后 ，又 立 即 召 开 修 改 会

议。周总理主持会议，开场白没

有官话，第一句话就是“请同志们

说说有什么困难”，一句话说得大

伙儿心里暖暖的，也扫除了心里

的顾虑，纷纷畅所欲言。周总理对

所有的问题，甚至细致到舞台上地

毯的使用，都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

决方案，整个会议不到30分钟就结

束了。

周总理不仅关心创作本身，

还 关 心 全 体 演 职 人 员 的 思 想 工

作。为了让大家熟知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创建新中国的艰苦

历程，他在人民大会堂做了连续

几个小时的党史报告，生动的报

告 让 大 家 明 白 了 革 命 胜 利 的 艰

辛，对今天的生活倍加珍惜，团结

了大家的思想，更激发了大家的

演出热情。

甚 至 ，外 国 友 人 观 看《东 方

红》，提出如幻灯片的投放、服装

等 细 节 问 题，周 总 理 都“ 对 答 如

流”。因此，所有人都承认周总理

是总导演。

不计名利的创作组

1964 年 7 月中旬，《东方红》开

始创意筹备，中央从全国调集各

路艺术精英进京，创作队伍由近

百人组成，包括导演组、文学组、

音乐组、舞蹈组、舞美组等，每个

参与者无私的奉献精神充盈、贯

穿了整个创作过程。

“《东方红》创作成功的模式

堪称新中国文艺界无私合作的楷

模。”孟兆祥说。以舞蹈组为例，

所有人亲如一家，在创作上，更是

毫无保留地互相帮助。所以，《东

方 红》的 每 一 亮 点，从 不 属 于 某

人，都是集思广益的结果。如他

在创排“过雪山草地”一幕时，开

始总想着怎么表现红军与恶劣的

自然环境斗争，组内讨论时，大家

都认为立意尚浅。坐在他对面的

佟佐尧建议以“护旗”这个动词为

核心去编舞。顿时，他茅塞顿开：

护旗一举多义，一是红旗代表着

对军队的指引方向，二是可表现

与自然斗争的场景，三是表现了

万众一心的革命意志。最重要的

是，那时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党内

有人怀疑红旗能打多久。护旗的

舞段表现的是，在最艰难的时刻，

红旗也永不倒。演出效果极好。

音乐组的团结一心，至今回

想起来，令人感动。孟兆祥说，当

时，音乐组的成员皆为远近闻名

的作曲家，如时乐蒙、李焕之、李

劫夫等，这些老将都不计名利地

抱作一团共同创作。如第二场的

《井冈山》、第三场的《长征》和第

五场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可谓是贯穿《东方红》的三大主干

歌曲。演出问世后，这 3 首合唱歌

曲迅速风行全国，而这些歌曲的

创作过程是现在的作曲家们难以

做到的。对于一个主题，作曲家

们先分头创作，然后把各自的作

品上交组织，组织把这些作品集

中编号，不记名，然后开会讨论。

会议一般由组长时乐蒙主持，由

声乐演员逐一视唱作品，但不公

布作者。唱毕，组里所有成员对

这些作品评估。由于是不记名，

所以大家的评审是公平、公正的，

有的说 2 号作品的头两句节奏好，

5 号作品中间旋律动听……会后，

时乐蒙把所有的意见归纳，最终

把大家都称赞的乐句串联成一首

歌，《东方红》中许多动听的歌曲

就 是 这 么 创 作 出 来 的 。 这 也 是

《东方红》的创作能够高速、高效

的根本原因。

真情实意的演员

《东方红》里演员的阵容更是

强大，除驻京的各个中直文艺团

体及总政、空政、海政、北京军区、

铁道兵、工程兵歌舞团参加之外，

中央军委又将沈阳、南京、广州、

济南军区等歌舞团的演员迅速调

集北京。1964 年 8 月 12 日，3000

多人的庞大演出队伍开始集中排

练。

以一曲《赞歌》红遍大江南北

的歌唱家胡松华谈起《东方红》，

十分自豪：“47 年前，当我领受了

中共中央总指挥部传达周总理的

指示——为增强新中国诞生的喜

庆气氛，在‘伟大的节日’一场里

增加一首运用蒙古族音乐风格的

男高音独唱曲目。那时，正逢我

去内蒙古大草原深入生活返回北

京不久，很有创作激情。我连夜

写出了《赞歌》，两三天后迎接了

周总理、陈毅元帅的审查，他们高

兴地一遍通过。”“现在出去散步，

我经常能碰见当年《东方红》里的

‘红领巾’，我虽然不认识他们，但

聊 起《东 方 红》，就 有 说 不 完 的

话。他们向我描述毛泽东主席等

中 央 领 导 人 在 台 下 看 演 出 的 表

情，谈他们还是孩子时参加演出

的感受……真是段美好的日子。”

舞蹈家刀美兰回忆起《东方

红》还带有少女的甜美与羞涩：“在

《东方红》里担任花环舞的领舞时，

我才19岁，是东方歌舞团里年纪最

小的演员，舞蹈家赵青、崔美善等

都是我的姐姐。作为傣族人民的

代表登上首都人民大会堂的舞台，

为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全

国人民跳舞，真是无比的荣耀和幸

福，所以每一场排练我都很激动。”

“ 那 时 演 出 条 件 很 艰 苦 ，没

有 现 在 这 么 多 种 类 的 高 级 化 妆

品，演员所需的化妆品就是三大

罐——粉色（粉底）、红色（胭脂）、

黑色（眉及眼影）。化妆时，所有

人用手抠出一块来涂抹。所以，

还不擅长化妆的我经常化得红一

块、黑一块的，被大伙儿笑。抹头

发的头油也不是很好用，由于自

己 的 头 发 太 顺 滑，很 难 盘 起 来。

为了固定发型，我就想出用粘信

封的胶水抹到头发上的点子。大

伙儿又都笑我。为了演出，我们

什么困难都能克服。”说到这些，

刀美兰笑得很“得意”。

3000 多人的演出队伍，无论

何时都井然有序，表演时，道具、

动作不会有一丝差错。候场时，

全体演员一队队整齐地排着，像

一支正规的军队。为了鼓舞大家

的意志，排练完，负责人还组织演

出队互相学习观摩，对表现突出

的团队和个人，以快板等形式在

全队面前予以表扬。就这样，在

那个物质条件艰苦的年代，全体

演职人员在无报酬的情况下，齐

心协力，用真情实感奉献出了一

台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为一体

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1964 年 10 月 2 日 晚 ，《东 方

红》第一次公演。舞台版的《东方

红》共分 8 场：《东方的曙光》、《星

火燎原》、《万水千山》、《抗日的烽

火》、《埋葬蒋家王朝》、《中国人民

站起来》、《祖国在前进》、《世界在

前进》。社会各界及国外贵宾共 1

万多人观看了演出，全场情绪高

昂，掌声久久不息。

“《东方红》是中国人民站起来

的伟大的战歌。”舞蹈编导之一的

邢德辉如是说，“在建党 90 周年的

日子里，我们再次回顾《东方红》创

排过程，是为了回顾和总结历史中

那些正确的思想，为了继承和发扬

革命精神传统，争取更大的光荣。”

中国旅美舞者黄嘉敏，曾在

北京舞蹈学院学习、任教，后赴美

求学，之后又开始在美国社会教

舞、编舞，成了杨百翰大学的舞蹈

教授。这么一个生于中国、舞于

美国的舞者，长久以来，虽在美国

社会生活多年，却总是不能“ 泯

灭”她的中国人思维方式，始终都

想着如何架设一个中美舞蹈文化

交流与沟通的桥梁。不久前，黄

嘉敏促成了一项很有成效的中美

文化交流合作项目：她带着美国

杨百翰大学的交响乐团与北京舞

蹈学院的舞者们合作，在北京保

利剧院联袂上演了一场名为《当

我们相遇》的音乐舞蹈晚会。

在这台晚会中，黄嘉敏用她

“中美相间”的独特思维，为观众

呈现了一个由四章组成的现代舞

作品——《当我们相遇》。这是由

黄嘉敏和另两位中国青年舞蹈编

导胡岩和王盛峰共同打造的，他

们特别选用了美国作曲家科普兰

的交响乐作品，配以杨百翰大学

交响乐团的现场伴奏，看上去，实

在是新意迭出。

该舞蹈取名《当我们相遇》，创

作者的用意十分明了。当“我们”相

遇……谁是“我们”？“我们”如何

相遇？这里，让我们看到，有“中”

与“美”的相遇，有舞与乐的相遇，

有传统与现代的相遇，当然，还有

创作者与观赏者的相遇。这个“相

遇”，内涵十分丰富。而当人们真

正从这里看到了“相遇”的结果、感

受到了“相遇”的奇妙，通过“相遇”

认识了彼此、增加了对彼此的信任

和欣赏，那么，这一切相遇着、化合

着，其作用自然就产生了。

然而，对于陌生文化的抗拒

心理是一种常态。面对一个新文

化体，莫名的恐惧会让人望而生

畏从而退避三舍。我相信，当任

何一个个体在进入一个崭新的文

化体时，都会遇到同样的疑虑。

黄嘉敏在她的舞蹈中，同样也向

我们展示了她的疑虑、她的困惑，

以及她的顿悟和坚守。舞蹈中，

黄嘉敏以“觅”“惑”“聚”“合”4个舞

章为该舞做了一个起承转合的结

构，以标题式的主张为科普兰的美

国式音乐做了一个形象的解译，用

以解释自己的心境。通过这个舞

蹈作品，我们深深地领略到了作为

一个陌生人，黄嘉敏在融入他文化

时所历经的复杂心路历程。

表现上看，这是一个以现代

舞 的 艺 术 方 式 为 表 达 基 础 的 舞

作，但在各种心态和情绪的表达

上，编导还特别注意到了以意向性

的抽象舞动来传达想要表达的信

息和想要树立的形象，从而避免了

通过具体的故事来表达情感的惯

常表现方式。从中倒是不难看到

编导由于常年在美国工作和生活

所接触和接受到的西方舞蹈界编

舞方法的迹象。从技术上着眼，这

个舞作的结构安排是很有艺术意

味的，第一章和第四章是以群舞的

方式，第二章是男女双人舞，而第

三 章 则 是 不 太 常 见 的 五 人 舞 形

式。章与章之间在视觉构图上所

形成的对比很具有节奏感，给人的

欣赏心态带来了张弛相间、收放自

如、回转蜿蜒的观赏效果。

黄嘉敏是学中国古典舞出身

的，在美国的舞蹈教学中，她大量

地把在中国舞蹈中所感悟到的心

得贯穿在教学中，从而形成了自

己的特色，深受美国师生的尊重

和好评。身兼双重角色，心驰两

个大陆，让她梦寐以求地期冀着

早日架设起一座连接中美的舞蹈

桥梁。如今，梦想之舟已经起航，

成功的彼岸正在向她招手，黄嘉

敏用她的努力正在不断地为那个

梦想添砖加瓦。

如果你能想象，21 世纪的演

奏家闵慧芬、宋飞拉的二胡与 20

世纪初期刘天华、阿炳拉的二胡完

全不一样，就能感受这个行当求新

图变的愿望有多么迫切。可是古

琴领域却是另一番景观，我们不

但可以想象而且可以确认 21 世纪

的琴家林有仁、李祥霆弹的古琴

就 是 7 世 纪 制 造 的 唐 琴，吴 钊、

龚 一弹的古琴就是 10 世纪宋代

琴家手下的古琴，20 世纪管平湖

演奏的《流水》就是明清两代刊印

乐谱上的旋律，也许就能体会到

琴学领域保持传统的力量了。

“古琴与古诗词进校园”活动

是文化部艺术司主持的“中国民

族音乐发展和扶持工程专项基

金”项目之一，目的就是把古琴、

古诗词引进高等院校，提醒莘莘

学子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让

代表未来的年轻知识群体认识民

族优秀文化，成为认同传统人文

精神的“知音”。

2010 年 10 月 13 日，中央民族

乐团“ 古琴与古诗词演出小组”

在西北师范大学音乐舞蹈学院，

10 月 14 日在西北民族大学音 乐

舞 蹈 学 院，12 月 14 日 在 中 华 女

子学院北校区，2011 年 5 月 10 日

在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5 月

12 日 在 湖 南 商 学 院 等 地 ，采 用

小规模“雅集”形式，演出了“古

琴与古诗词音乐会”。

音乐会既保留了历代文人画

最常见的琴箫合奏形式，也突出

了被历代推崇的竹林七贤两位杰

出文人嵇康与阮籍的琴阮合奏形

式，更有边抚琴边演唱的琴歌，古

琴独奏，自不待言。音乐会的主

要节目有：古琴、箫、阮合奏《苏武

牧羊》，古琴独奏《流水》、《梅花三

弄》，琴箫合奏《阳关三叠》，琴埙

合奏《泣颜回》，琴阮合奏《黄云秋

塞》，女声独唱古诗词《长相知》

（乐府）、《扬州慢》（姜白石）、《凤

凰台上忆吹箫》（李白）、《子夜吴

歌》、《春光好》等。

中 国 文 字 具 有 天 然 的 音 乐

美、韵律美，古代诗歌都是通过唱

吟诵念表达出来的，“勒之金石，

播之声诗”，只有这样才能体验诗

歌独特的情感内涵和节奏韵律。

唱、吟、诵、念是传统读书方式，也

是中国文化的经典表现方式。近

代以来，赵元任、杨荫浏、朱自清、

叶圣陶、俞平伯等音乐家和文人

都提倡吟诵，近年来学者叶嘉莹、韩

经太，更是提倡推广，2008 年，“常

州吟诵”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 名 录，秦 德 祥编辑出版《吟诵

调》。为了响应中宣部、文化部关于

在全国范围开展“读诵中华经典”的

号召，音乐会推广“美读”形式。

我们感到，即便是传播方式

越来越方便的今天，古琴之名和

琴箫音响依然遥不可及，大部分

非专业圈的学生感到陌生，他们

搞不清七根弦的古琴与十三根弦

的古筝之间有什么区别，搞不清

琴曲《高山流水》与筝曲《渔舟唱

晚》有什么风格差异。其实，分别

和特征明摆着，但就是没见过，了

解和亲近便无从谈起。

虽然走到哪里都会获得年轻

学子的广泛共鸣，但也到处遇到

不能理解古琴的疑虑。除了普及

活动稀少外，我们也坦然告诉他

们学界谈及的“人生三部曲”并从

中体悟儒、道、释三重境界的启

示：早年儒家，治国平天下，英雄

气魄不可一世；中年进入道家，懂

得静虚，即使壮心不已，也已外儒

内道；晚年参透人生，步入佛境。

如果把人生三境借转到音乐上也

可比附为：早年摇滚流行，繁管急

弦，新声变律，嗜之如命；中年返

璞归真，始解丝竹古琴；晚年天人

合一，更能近亲天籁。每个年龄

有每个年龄的音乐，不到岁数，强

扭的瓜也不甜。年轻人血气旺、

性子急，满耳急速，听不到简单。

所以不用催促，到了心性减缓的

年纪和境界，自然会来倾听自己

的心声，那时，你让他鼓捣架子

鼓、迪斯科，他都不去。古琴传了

三千年，不差等你几十年，年轻

人，琴放在那里，等你来倾听。

20 世纪初，琴学蛰伏民间，成

为乐坛上不折不扣的寥落星辰。

但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一大批杰

出琴家前赴后继，重整旗鼓，管平

湖、查阜西等，把知音故事的载体

《流水》，变为脍炙人口的实际音

响。琴歌是诗歌载体之一，“朱弦

疏越，一唱三叹”，经过查阜西、

王 迪 等 人 的 收 集 打 谱 ，得 以 普

及 ，可 以 说 ：太 古 遗 音 ，赖 以 是

传，广陵绝响，因此复闻。西式

教育不但灼烧了琴学的过去，也

焚毁了吟咏诗词的过去，抽调了

诗词歌赋得之以传的式样。只

要提供给年轻人接触琴乐和吟

咏诗词的机会，一定会换来下一

代的情感体验。

中央民族乐团

“古琴与古诗词进校园”活动

黄 嘉 敏 用 舞 蹈“ 相 遇”
江 东

《东方红》剧照


